
何孟雄头脑里刮起风暴的时

候，伯英正一脸茫然地望向李

大钊。她全然不知这群神色庄

重的男人在谈什么，她还在为自

己冒失莽撞闯了进来而心生愧意

呢！

“伯英！”李大钊的呼唤一如

往常亲切，“八月份陈独秀先生

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小组，

你知道吗？”

“我略微知道一点。李先生，

我觉得北京也要成立一个共产

党小组，毕竟上海是南方，远了

点。北京若成立了，就能把北方

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更

利于北方革命工作的开展。”伯

英不假思索说出的话，令李大

钊惊喜。

“如若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

你愿意加入么？”李大钊热切地

望着她。

伯英没有片刻迟疑，说：“肯

定愿意！”

“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可能

有流血，有牺牲，会颠沛流离饱

受亲人分离之苦，也可能会被反

对派们投进黑牢遭受非人折磨

……这些，你怕不怕？”

伯英的脸立即红了：“我知道

你们都还记着孟雄坐牢时的事

呢！确实，那时我失态了，我——

我害怕孟雄就此死去，从此以

后见不着他了。”

伯英的性情之语将在场的各

位逗笑了。孟雄的笑里带着泪花。

伯英平素性格爽快，但爱起来

却温柔绵稠。她的爱，总能于

细微处给孟雄带来感动。

李大钊目光灼灼，说：“伯英，

你那都是正常之举。关键在于

你哭过后还能站起来，还能比

从前更勇敢地走下去，这正是我

欣赏你的所在。”

伯英很坦白，眼神纯净，像

孩童一样没有半点杂质，“李先

生，人大不了一死，为了信仰而

献身是最光荣的事情！我虽说是

个女子，免不了有女子的弱点，

譬如说容易流泪，但在原则问题

上，您无须有任何顾虑。我暂且

不与旁人比，只与他比，”伯英

将手指向孟雄，“他能做得到的，

我一定能做到！他能坚守的，我

一样能坚守！”

“作为你们的老师，我为你

们高兴，也被你们感动！”李大

钊望望伯英，又望望孟雄，“你

们名字合起来就是‘英雄’二字，

我希望你们成为推翻黑暗社会、

缔造光明未来的一对男

女英雄。”

邓中夏和高君宇在旁连声叫

好说，与两人在一起许久，都没

察觉到两人名字还有如此巧妙

联系。

缪伯英与何孟雄对视一眼，

李大钊的“英雄”一说，让他俩

既激动又不安。

孟雄忍不住开口说道：“伯

英，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北京

共产主义小组已在李大钊先生亲

自负责下于日前成立了！”

伯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睁

大眼睛盯着李大钊：“李先生，

是真的吗？”

李大钊含笑点点头。伯英反

应了过来，用手一一指着何孟

雄、邓中夏、高君宇道：“这么说，

你，你，还有你，都比我早知道

了？不行！”她快速转身，对着

李大钊道：“李先生，我不会令

您失望的，您发展我加入共产

党小组吧！假若我有不够资格的

地方，请您帮我指出来，我一定

改正。我郑重请求您吸纳我成

为其中的一员！”

李大钊如慈祥敦厚的长者，

两手放在伯英肩膀上，对着伯英，

也对着其余几位语重心长道：“你

是我见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里最优秀的女性，我们新成立

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非常需要

你这样意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有充分理解和认识的女性。

今天，由在座各位见证，我李

大钊愿意发展缪伯英同志为北

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一声“同志”，让缪伯英听

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称呼。

她也肃然道：“李大钊同志！

感谢您的信赖！十几岁时我就曾

读过您主编的《言治》，您的进

步思想很早就帮助我拓宽了看

世界的视野。从老家一路走到

北平，就是为了寻找光明而

来。而今，与您及孟雄、中

夏、君宇等成为同路人，这是我

人生的幸事！”缪伯英喉头一哽，

热泪滚滚而下。

李大钊充满感情道：“希望

各位同志不忘共产党人的历史

使命，坚定信仰，为了未来中国

的平等、民主和公正，为了下一

代可享福中之福。让我们欢迎

缪伯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

女员的加入！”

一片掌声中，何孟雄拍得最

响，他为刚刚闪现的私念而羞

愧。

“英雄”新婚

1921 年 9 月16 日，是农历

传统的中秋佳节，中老胡同口的

枣树上已挂满个头饱满的大枣。

初秋微风轻拂，隐隐枣香令人

沉醉。

在胡同 5 号一间普通的房子

内，正在举行一场朴实的婚礼，

客人都是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

员。

孟雄与伯英大喜之日，穿的

都是平常衣裳，唯有伯英发髻

插了一朵沾着露水的鲜花，这是

孟雄一大早从野外采来的。

主婚人李大钊高举一杯清

茶，说道：“孟雄与伯英是我看

着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两

人志同道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

坚定，我为他们能成为一对革命

的伴侣而倍感高兴。伯英是中

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今

天的婚礼又将为他们开创另外

一个第一，那就是，他俩成为

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第一对党

内夫妻，我们一起来祝贺他们！”

一时间，碰杯声连连，恭贺

道喜之声不绝于耳。

婚后不久，孟雄即被党组织

安排去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

与孟雄离别的日子，缪伯英

忙成了一个陀螺。忙有忙的好处，

因为没有闲工夫，也避免了许多

相思之苦。她先是与邓中夏等一

起筹备成立了北京民权运动大

同盟，尔后，又被北京女权运动

同盟会委派南下，帮助南京进步

妇女创建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

会；赴湖北武昌协助建立了“湖

北全省民权运动大同盟会”。

有一日，与湖北女师学生运

动负责人途经女师校园的高墙

时，伯英形象地打起了比喻：“墙

再高，也挡不住新思想的传播。”

1923 年 7月，震惊中外的“二

七”大罢工爆发，已经担任中共

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

从武汉赶回北京，遵照北京区

委书记李大钊的指示，在北京

骑河楼等处秘密编辑出版了《京

汉工人流血记》等记述劳工运

动的宣传书籍。聚少离多的这对

英雄夫妻各自为理想的实现而

忙碌奔波。

一份 45人的名单及住址摆

在了京师警察厅厅长的案头，李

大钊、缪伯英等共产党员及各

路工会干部的名字赫然纸上。

被逮捕的张国焘熬不过牢狱

之苦叛党变节了，党和工会组织

处于万分危急之中。

伯英在睡梦中被匆匆赶回的

孟雄叫醒：“赶紧起床，党内出

了叛徒，供出了你的共产党员身

份。我们得马上转移，否则随时

会被军警带走。”

伯英一骨碌爬起，来不及吃

惊，三下五除二就整理出一口皮

箱，重要文件都放在这里面的

一个布口袋里——那是比生命

还珍贵的东西，决不能落到敌人

手里。

南行的火车上，缪伯英无限

留恋地注视着窗外急速向后退

去的北京。她举起手来，默默

向这个古老又充满变革活力的城

市告别。

这里，点燃了她理想的火种，

激越了她的青春之歌，她终将难

忘它！

憾未战死沙场
1926 年，蒋介石夺取国民党

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

事独裁的野心日益膨胀。这一年，

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决心

实行清党反共。在上海，他联

络青红帮组织，密谋联合反共，

得到青红帮头子、上海滩三大亨

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的一致

赞同。帮会开始重金搜罗打手、

密探，进行追踪共产党人、破

坏共产党组织的活动。

在反革命势力严重的摧残

下，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害怕了，

有的人消极了。到得最后，要召

集人开会，都变得非常困难。

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

上海滩。

伯英抱着讲义夹

走出华夏中学的大

门，一路上有学生

礼貌地与她打着

招呼，称她为“廖

先生”。在这里，

无人知晓她的真

个人简介：
王杏芬，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

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湖

南报告文学》杂志副主编。作品先后刊登

于《人民文学》（增刊）《文艺报》《青年博

览》《中外文摘》《湖南文学》《黄河文学》《湖

南日报》等，曾获《人民文学》主办的全

国旅游散文大赛佳作奖，多篇作品获

省、市级奖项，长篇报告文学《大

漠游侠》由湖南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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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都只知她为廖慕群。而何孟

雄，则在上海街头开了一家名为

“韩昌”的书店，也隐藏了真名，

外人都道他为“刘元和”。

其实，物理教师与书店老板，

都是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而谋得

的公开职业。伯英真实的身份

是上海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而

孟雄则为中共沪西区委书记。

上海旧弄堂简陋的民房里，

纱厂、丝厂的女工宿舍中，女子

学校夜自习的课堂上……哪里有

女子，哪里就有伯英的身影。她

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劳累，甚至

忘记了吃饭和睡觉，她铆足了劲

头，只有一个念头，将所有有

觉悟的劳苦大众宣传鼓动起来，

向反革命势力发起讨伐！

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在逮捕、

监禁和枪杀的威胁下，顽强地

进行着。打散了的党员，又逐渐

地集中起来；垮了的组织，又一

个个地建立了。有的组织一连被

敌人破坏几次，又一连恢复了几

次。一个同志被捕了，另一个同

志又站到那个岗位上，继续坚

持着斗争。形势眼看向好，意外

却向伯英袭来。

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通过伯英

的努力，又开始了正常的运转。

那天，她召集女工部骨干成

员开会至半夜。会上，她一点也

不低估当前的险恶形势，告诫同

志们提高警惕，即使在路上遇

见自己的同志，也不要随便打招

呼。万一不幸被捕，一定要尽全

力避免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然后，

她提高了一点声音，有力地说：

“但是，当前更要有坚强的信心，

相信党，相信革命，相信我们一

定能胜利！这在今天，对我们是

最最重要的！”

会开至一半，外面望风的同

志匆匆进来，要大家赶紧撤离。

大半夜的，大马路上竟然开来了

大警车。事不宜迟，军警已经

从车上跳下，凶神恶煞地朝这边

扑来，为首的便衣就是戴着鸭

舌帽的陆鑫源。

恋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

中国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与丈夫何孟雄的故事歌


